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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桓英出身于一个生活富足的知识分子家
庭。祖父李庆芳是清政府公派的留学生，回国后
任山西省高级参议员，“七七事变”时日军意图收
买他，遭拒后将其软禁以胁迫合作，直至逝世。祖
父的铮铮风骨深深印刻在李桓英心里，爱国奉献
的种子在她心底悄然生根、发芽。

1926年，5岁的李桓英就读于祖父出资创办
的怀幼女子学校，自此开始坎坷的求学生涯。对于
这段经历她曾自述：“上大学之前，从念书到考入同
济大学，我换过 9所学校，包括国外的学校。在动乱
时代念书，换了这么多学校，又在国内跑了不少地
方。我觉得这段时间对我的生活和事业有一定的
影响，这种求学方式对我个人成长是有益处的。”

早期成长经历培养了李桓英强大的自学能
力和适应能力，为之后边调研边医治的工作模式
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6年，李桓英赴美求学之初，学什么专业
成为她面临的主要问题。当时细菌学很前沿，但
选择这个专业，就得做好去偏僻地方工作的思想
准备。李桓英深知，公共卫生是群防群治、关系到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
贫困地方更会有疾病，更需要公共卫生，心怀远
大抱负的她毅然选择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成
立，品学兼优的李桓英得到导师 Turner举荐，成为
世卫组织的第一批官员。随后她往返于亚洲、欧洲、
美洲等地，在世界各地推行热带病防治计划。

7 年后，在李桓英工作期满时，世卫组织主
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而久居美国的家人也劝说
她续约，不仅待遇优厚，还能实现自己的专业价
值。然而，一件小事促使李桓英“舍小家为大家”，
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作出了第一次重要选择。
那是上世纪 50年代初的一天，李桓英在从

印度尼西亚到洛杉矶的途中中转、随着其他乘客
一起过境签证时，遭到机场人员阻拦。他们要求
李桓英和另一位中国同胞必须按手印才能通过，
为此多停留了两个多小时。这件事使她深受触
动，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但国弱民孱，华人在海
外依然受到歧视。

李桓英联想到自己走访过的亚非国家因贫
穷而导致疾病肆虐，祖国面临着同样困境，急需
建设，由此她作出了改变一生命运的决定———
“回到祖国去，把自己毕生精力投入到养育自己
的土地上”。她坚信自己几年的联合国工作经验
对回国后的工作会有很大帮助。
“我在世卫组织工作，个人的话就是留档，没

有国籍。你要是问我回国的初衷，我觉得国籍比
家庭重要。给自己的人民做工作，心安理得。得到
人民的认可，是我最大的安慰。”多少年后在面对
采集工程小组采访时，李桓英坦诚地说，“我个人
的工作历程中，在世卫组织收入多，但我的个性
本身是不追求享受的，也不追求名利。能够做点
实事求是、踏踏实实的工作就心满意足了，所以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回到祖国来工作。”

当时，只要能回到祖国工作，李桓英就心满
意足，甚至她在回国之前就已决定，无论分配到
哪里都愿意去。因此她在回国后填写意愿时，写
下了“随便”两个字。“我就是简单地想回国工
作。”李桓英说。

1958年，怀着拳拳报国心的李桓英婉言谢
绝了世卫组织的邀请，瞒着家人，只身一人回到
了祖国。她被安排在中央皮肤病性病研究所，任
主治医师，从事梅毒螺旋体研究工作。回国前她
已经在世卫组织积累了雅司防治工作经验，能够
很快适应国内的现场需要。自此，她一头扎进了
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对梅毒特异性
血清诊断等作出了突出贡献，对江苏泰州市苏陈
乡的儿童头癣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防治。

上世纪 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
害，李桓英的父母实在不放心孤身一人在国内生
活的女儿，托人寄来牛奶和豆子，并再次动员她
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这年寒冬，父母专程从美
国赶到香港，催促女儿早日赴美。李桓英赶到香
港，再次向父母表明了自己的意愿：“国内遭受自
然灾害，我的生活确实很苦，但是苦的不是我一
个人，很多人缺吃少穿、体弱多病，作为医生这个
时候远离而去，还不如当初不回国。”机场送行
时，母亲调头不理她，父亲流了泪……没想到，这
一别竟是李桓英与年迈父母的诀别。

1983
年，李桓英
过独木桥
去勐腊。

1950年，李桓英在日内瓦。

▲1980年夏，李桓英在美国洛杉
矶的父母墓地前。

1980年，李桓英在广西北海市给医务
人员讲课。

1980年 8月，李桓英在美国 CDC介绍
中国情况。

8月 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授予李桓英“时代楷模”称号。
这位刚刚度过百岁生日的老人，将毕生心血奉献给了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为

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了重大贡献。
她将大爱铸进百年人生，用毕生坚守诠释医者仁心。她为国家、人民所奉献的热血

和汗水，值得我们永远感谢和铭记！

1936年，李桓英（后中）与家人
的全家照（左起二弟李际申、母杨舒温、
妹李林英、父李法端、大弟李际英）。

“

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1921年 8月
17日出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上海同济
大学医学院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
成为世界卫生组织首批官员，1958 年回
国投身新中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她解决了
麻风病防治领域的关键问题，救治了数以
万计的麻风病患者，为我国政府制定控制
和消灭麻风病的整体规划、为全球实现消
灭麻风病目标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首届中国麻风
病防治终身成就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等，2019年获“最美奋斗者”称号，2021年
入选“3个 100杰出人物”。

李桓英（1921— ）

（本版图片均来源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
资料采集工程）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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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桓英早期成长历程口述实录：

“我把孝心都献给了祖国”
李桓英曾立下宏

愿———实现一个没有麻
风病的世界。那么，是什
么因素使其立志投身医
学事业、又倾其一生致
力于麻风病研究呢？或
许，从她对自己早期成
长经历的口述中可以看
到答案———

在我儿时印象中，
我的祖父是一个十分严
厉的人。他反对打牌，自
己也不喝酒。有一次母
亲想给我扎耳洞，被祖
父知道了，就制止了这
事。所以我到现在没有
耳洞，也没裹过小脚。

祖父是一位爱国人
士，学过法律，会说日
文，他在任山西省高级参议员时可以帮政府起一
个协调作用，但他从来没有参与伪政府、帮日本
人做过任何事情。“七七事变”时日军想收买他，
他没有答应。我祖父说，将来要他的两个儿子能
够做人，所以他不能去伪政府工作。听说祖父后
来是得肺炎死的。

我出生的时代正逢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融
更替，这影响了许多家庭。我父亲在德国留过学，
他回国后被安排在铁道部工作，最高做过司长的
职务。我母亲在小学教书，她个性非常强，不愿受
人管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灌输给我很多自立、
进取的思想。

我从小衣食无忧，接受过良好教育。我在小
学、中学期间一共换了 9所学校。在北京西交民
巷的德国小学念了一年，后来在上海大西路的德
国学校又念了半年。我母亲说：“你在中国待着，
德国学校又太贵，你老学外文有什么用处？不需
要。在中国必须学中国文化。”所以后来在杭州时
我就很艰难地去学中文，念了一年杭州私立弘道
女中。后来我父亲调到南京，我就转学到南京中
华女中，一直念到了高一。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父亲随着政府转移到重
庆，在那里我们全家住了半年。后来我们坐船到
香港，又住了两年。在香港我念过一个天主教会

学校 Mary Knoll，念的是英文，我现在英文底子
还行可能就得益于那两年。

当时我国有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为了考取国
内大学，我又念了私立学校，以便报考。

那年的大学统一招生考试算是被我“碰”上
了，同济大学前身是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
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对德文有要求，而我恰好
从小就学过德文，各种机遇加在一起，我考进了
前十几名，顺利被同济大学录取，从此开始我的
大学生活。学医是我祖父的意见，他说既然你德
文好，那就学医好了。

上大学的时候，我的生活条件比别人好一
点，因为父母给我不少生活费。但我也有不满，因
为他们那时在重庆，上海到重庆的交通也算方
便，经常一个电报就催我回去，我要出去旅游一
下也不让。

说句良心话，父母对我还是很好的，对我有
很大的期待。但是，回顾我这一生，我觉得作为子
女，我对他们的回报太少了。可能我把孝心都献
给了祖国，也许这是更大的孝心。

所以，我现在也不懊悔，我觉得还是我自己
选择的道路更好。是谁把我养大的？我觉得还是
老百姓把我养大的，我更应该回报他们。

（陈萌萌整理）

生命不息，求索不止。李桓英，这位 100岁的
老人，在麻风病防治的道路上，奋斗的脚步从未
停歇。

1958年，37岁的李桓英舍弃国外优厚条件，
只身一人回到祖国，投身新中国的卫生健康事
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为实现“没有麻
风病的世界”的目标，她长期奔波在云、贵、川等
偏远山区，曾 4次遇险，摔断过两侧锁骨和肋骨。
她推广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救治了数以万计的

麻风病患者，为我国乃至世界麻风病防治工作作
出了突出贡献。

在李桓英的人生历程中曾有三次重要选择，
而这三次选择，都是李桓英将矢志报国、勇于创
新的科学家精神融入生活与工作后作出的慎重
决定。她身上所体现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
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是我国科技界酝酿积
淀的厚重品格，也是我们开辟新时代自主创新道
路的精神禀赋。

麻风病在我国已有千年历史，是一种由麻风
杆菌感染导致神经系统受损的疾病，临床表现为
麻木性皮肤损害、神经粗大，严重者会出现鼻塌眼
陷、断手断脚和肢体畸形等症状。当时坊间流传儿
子把得了麻风病的母亲活埋的事情，更增添了人们
对麻风病患者的畏惧心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李桓英下放期间去麻风寨时不断向大家强
调：“麻风病患者也是人，他们有思想、有感情，他
们更需要社会的关心、人间的温暖，更需要爱。”
经过调研，她坚决反对把麻风病说成是遗传性疾
病或基因缺陷疾病，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医疗卫生
不到位，如果早发现早治疗，麻风病并没有那么
可怕，都能被治好，而残疾往往是因为多年没得
到合适治疗造成的。
心怀护佑苍生的医者仁心，李桓英暗自坚定

了日后献身麻风防治事业的决心。1978年，她作
出人生的第二次选择———来到北京热带医学研

究所任研究员，正式开启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
事实上，如此选择更意味着与艰苦结缘。麻

风病患者多分布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做一名
麻风病医生需常年出入山区，所以有人宁可被开
除公职也绝不当麻风病医生。但李桓英却无所畏
惧，她只想减轻麻风病患者的痛苦，尽早攻克令
人闻风丧胆的麻风病。

转变方向专攻麻风病后，李桓英第一时间赶
到我国麻风病高发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逐
一考察。她坚持深入现场，原因在于，“国家鼓励
独立自主创新，老师传授给你的东西只有二三十
年经验，到现场能够拥有第一手资料，工作一点
都不会落后”。麻风病是农村病，流行的特点是分
散，一通考察下来，她发现把患者集中起来住院
治疗，不符合病症的自然规律，是不科学的。

同时，为了消除人们对麻风病的误解，李桓
英更是付出了大量心血。

在那个“谈麻色变”的年代，别说普通群众，
就连许多从医者对麻风病患者也是绕道而行。最
初进入麻风寨时，当地工作人员心里害怕，戴手
套穿靴子，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被李桓英批评
了一通。她反复向大家解释：“麻风病传染性有
限，不可怕。我们不能怕病人，而要爱病人……”

李桓英在检查患者时，从来不穿隔离衣、不戴
手套。有时她还特地做给当地群众看，摸摸患者、再
摸摸自己的脸，并请当地领导一起摸摸患者……

她对患者的耐心、细致和爱护使其深受感动，
许多女患者都叫她妈妈。开展短程联合化疗下乡时
条件非常艰苦，有一次，60多岁的李桓英需要走过
浮桥，为了从情感上拉近与患者的距离，她拒绝工作
人员的搀扶，指名要麻风病患者阿印帮忙搀扶。

1978年，世卫组织制定热带病规划以控制
全球范围内的六大热带病，麻风病位列其中。根
据该规划，李桓英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
访问学者，被选派到美、英、印等 7国的麻风中心
访问。

时隔 20年，曾毅然决然告别父母姊妹、回归
祖国的李桓英第一次在美国与亲人团聚。归期越
来越近，亲人的劝阻越来越深切，“大姐，您年纪
大了，在国内又孤身一人，就留下来吧”。与李桓
英曾共事多年的同事也猜想，在国内无亲无故的
李桓英，不再回国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边是亲人的挽留，一边是祖国的需要，李
桓英义无反顾地作出了人生的第三次选择———
坚守对麻风病患者的承诺———“我一定带着药回
来，把你们的病治好”！

那一次，除了考察各国麻风病防治情况，李
桓英还向世卫组织申请到了大量药物和医疗资
源，如期回到北京。

为了探寻更好的麻风病治疗方法，李桓英将
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提
出非隔离的短程联合化疗（以下简称联合化疗），
并大胆论证病人服药 24个月后即可全部停药。

1983年初，李桓英开展了全国第一个麻风
病联合化疗试点。

然而，万事开头难，由于受到长期的疾病折磨
和人群歧视，许多麻风病患者对治疗既缺少信心，
又难以适应定时定量服药的治疗要求，有的患者甚
至自暴自弃，把送来的药丢进水塘里。此时的李桓
英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她说：“我巴不得自己
传染上（麻风病），让你们看看我能治好它。”

在山东潍坊 37例多菌性麻风现场推进联合
化疗时，患者和医务人员都表示难以接受。之前，
麻风病一向是终生治疗，治好了起码要巩固 5年
以上。而对这个新方案，国内还没有经验，李桓英
只好通过动物实验反复向大家解释，“创新就会
有风险，怕担风险就会守旧”。

为保证患者规范服药，李桓英采取了两个措
施：一是每个月派专职医生亲自发药、查菌、染
色，直到疗程结束，观察、化验、临床分别由专人
负责，保证实验的标准化，并坚持 8年时间以追踪
联合化疗的效果。二是耐心向患者解释“红染”现
象。联合化疗刚开始时，因服药初期出现有皮损的
手脚变黑、小便颜色发红等现象，患者不肯再吃药，
李桓英便苦口婆心地给病人做心理工作，保证吃完
之后色素会消退。看着眼前慈眉善目、一心为患者
着想的李大夫，他们心动了，就听李大夫的吧。果
然，疗程结束、停药半年后，色素消退了。
“麻风病说到底还是穷病。如果我们农村最

穷困的地方都达到小康水平了，麻风也就没有立

足之地。但我们不能等到那个时候，应该竭尽全
力尽早做好防治工作，千万别让我们的下一代残
疾，这是我心中的目标。”李桓英说。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李桓英不辞劳苦，跋山涉
水调研病情。40年来，她经历了 2次翻车、2次坠
河，两侧锁骨和肋骨都曾摔断，头部缝了 7针。一次
是在联合化疗刚开始办学习班时，李桓英等人从西
昌去昆明途中发生车祸，她滚下斜坡 10余米；还有
一次是到汶山介绍联合化疗的途中，她从车中被甩
出 10余米，至今肩膀两侧还不太平衡。受伤后她乐
观地说：“庆幸翻车断的是手骨，而不是断腿。腿断
了要在床上躺几个月，对工作影响太大了。”

令李桓英无比欣慰的是，使用联合化疗的重
病患者全部治愈，并且在随后的几十年追踪观察
中无一例复发。

联合化疗成为麻风病治疗史上的一次革命！
1994年，该方案被世卫组织在全球推广，数以万
计的麻风病患者重获新生。1996年，李桓英又率
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
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
“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我回国值了，生命没白活，在国内我走出了
一条新路。”李桓英说。

在这条新路上，李桓英曾经走得特别艰苦，
在中国的云、贵、川 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
个麻风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回顾这些经历，李
桓英云淡风轻地告诉采集小组：“只要你喜欢这
项工作，就不觉得它有多难了。”

2016年 9月，第 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
召开，李桓英荣获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
就奖”。当月，95岁高龄的李桓英庄重地向党组
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今年，她又迎来了党和自
己的百岁生日……当被问到想对年轻党员说些
什么时，李桓英说：“归属感很重要，这个东西在
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叛变，叛变你的思想，叛变你
的人民，叛变你的根。”

回首往昔，李桓英觉得自己的一生值了，但
她还不想退休，还愿继续贡献力量。她说，麻风病
早发现早治疗的实验室诊断比联合化疗还要难，
将“早发现”落实到基层是她近期的最大愿望和
研究方向。
“能从事麻风病的防治工作，三生有幸，我不

后悔！回到祖国也是我正确的选择，是祖国这片
沃土造就了我，让我有机会放手工作。取得今天
的成绩，得到人民的认可，是我最大的幸福、最大
的满足。在有限的时间里我还愿意工作，还愿意
为麻风病患者服务，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事业中去。”李桓英说。

（作者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英”名留史：走出一条新路

“英”才报国：舍小家为大家

“英”心仁德：转攻麻风病研究


